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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势如虹（中国画）
周荣娟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第4407期

一

北国的午夜寒风刺骨，漆黑的丛
林旁，飞驰的车队扬起细细雪粉。卡
车后车厢里，几名战士每人都穿着迷
彩大衣，外面再卷床大棉被。战士们
都在闭目养神，一夜连续数次遭敌
“突袭”，接连的部署转换让他们极度
疲劳。尽管如此，那诡诈的“蓝军”
依旧如影随形，甩也甩不掉，时不时
还会给发射班来个意外的“惊喜”。

天刚蒙蒙亮，一支三人的“蓝
军”小队来到发射班所安扎的营地
旁，隔着大老远喊话：“班长，麻烦借
个火！偷闲抽支烟，打火机丢啦。”

巧了，二级军士长杨佩旗和上等
兵张靖正在盘麻绳。杨佩旗皱了皱
眉、摆了摆手，来者不善，索性置之
不理。张靖倒是热情，从怀里摸出个
打火机来，跑向“蓝军”。
“班长！”杨佩旗抬起头，看到同

“蓝军”有说有笑的张靖一边招手，一
边将食指和中指放在嘴唇旁比画着，
张靖是在向他请假抽根烟。

不一会儿，张靖回来了，带着一
脸的笑意：“杨班长，人家刚刚向我问
你呢，说你肩上拐这么多，肯定有两
把刷子。”张靖往前得意地凑了凑，
“我就跟他们说，你是我们专业的大
拿，整个班的顶梁柱……”

杨佩旗微眯的双眼闪出一丝精
光，嘴角露出一抹浅笑。

寒风呼啸，细雪飘摇。当晚，战
斗任务来临，发射班依令而动。刚抵
达作战阵地，戴着导调臂章的导调小
组“从天而降”，早上过来借火的三人
赫然在列，严肃的脸庞下，藏着一丝
坏笑。其中一人指着肩扛三道拐的战
士：“同志，你现被判遭敌特袭击阵
亡。”然后洋洋自得地看着“三道拐”

悻悻然地走出了阵地。
带头的上尉走到“三道拐”面前，

咧嘴一笑：“老班长，实在是对不住了，
你也别怪我们，你们单位那个二年兵
说你是顶梁柱，我们就想瞧瞧，没了顶
梁柱，还能不能打胜仗……”

导调组全程跟踪发射流程，时不
时加几个特情，随着导弹缓缓起竖，
一行人就感觉不对了：发射班失去
“顶梁柱”，却依然调度有方，任凭
“特情”狂轰滥炸也能应对自如，更令
人费解的是临阵指挥的居然是个肩扛
“两拐”的上等兵。

领头的“蓝军”干部心里直打
鼓，现在是 12月份，上等兵入伍一年
半能学到多少东西？更何况，这个旅
去年没有跨区驻训的任务……想不通
也没法，因为导弹毕竟成功“升空”
了。

看着导调组一头雾水地走远了，
“三道拐”猛然间笑出声来：“杨班
长，你这招真是太智慧了。”那个临阵
指挥的上等兵语重心长道：“小伙子，
以后话不能乱说，尤其是在‘战场’
上。”

原来，杨佩旗知道来者不善，见
张靖管不住嘴，中了圈套还不自知，
决定将计就计，提前跟张靖换了军
衔，有备无患，又能给张靖一个教
训。

二

帐篷里几名战士呼噜打得抑扬顿
挫，一名战士从睡袋里钻出来，他要
去给洗消车解冻。想要在零下 30℃的
严寒中保证供水阀门的正常运转，非
得有人拿喷灯时常炙烤才行。

这个人就是中士熊绍龙。
熊绍龙对洗消车的爱护程度仿佛

如农民爱惜家里唯一的耕牛一样。每
次装备保养，熊绍龙车里车外擦得倍
儿干净，就连轮胎都喷了一层黑漆，
可令熊绍龙始料不及的是，寒冷的天
气下，阀门都会冻住。

熊绍龙从怀里摸出半根烟，另外

半根在昨天的部署转换中折断，早已
无处可寻。熊绍龙对着喷灯把烟点
上，猛抽一口，拧了拧刚才反复炙烤
的阀门，能动了。他把喷灯关上，走
向下一个阀门，脑海里回想起那一晚
的窘境。

作为发射班“后备军”，在洗消班
待命的熊绍龙看大片一般看着战友们
被导调课目逼得团团转时，没想到突
然收到了导调组下达“该设备受核化
沾染，需当即洗消！”的指令，当他手
忙脚乱地将裹在阀门上的防冻棉布拆
下来时才发现，原本润滑的阀门被严
寒冻成了铁板一块，亏得营里紧急协
调来了兄弟单位的洗消车才解了燃眉
之急……

考核是勉强过了关，当晚的复盘
会上，洗消车司机熊绍龙成了焦点。
“预想预防不到位，保养不到位，就
是不懂得爱护装备。”一句话让熊绍
龙的心凉到了头。营长讲评时不忘讲
几句战史，“二战中的德军，因为没
有充分考虑到严寒，缺乏必要的防寒
手段，而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狼
狈 万 分 ， 我 们 这 次 也 差 点 满 盘 皆
输。”

此时，责任心极强的熊绍龙恨不
得钻到地缝里。吃一堑长一智，打这
儿开始，熊绍龙对洗消车更是保养有
加。每隔一天，务必将阀门解冻，因
为他脑海始终回荡着指导员的那句
“战争不会在来临之前给你寄份通知
书”。

阀门在不断炙烤和逐渐冰冻中循
环往复，一直处于解冻待战状态。尽
管直到演练结束，熊绍龙都没有机会
完成那一次失败的救赎，但指导员那
句话扎根在了心里。

第二年秋季驻训演练中，导调组
设定了“号手在敌特袭扰中阵亡”的
情况。作为发射班“后备军”的熊绍
龙主动申请替补，并用娴熟的操作技
能配合主号手完成发射。原来，这半
年的时间里，他学通了发射专业理
论，并利用主号手休假、事假等时机
争取操作机会。他时刻准备着，就为
“战争来临”的那一刻挺身而上。

三

超额负重，月夜狂奔，扭转战局……
就在熊绍龙完成自我救赎的那个秋夜，
下士陆亮亮赢得了难忘的“超越极限”。

月明星稀的寒夜里，经历了一天
紧张训练的战士们睡得正香，直到那
直抵耳膜的高分贝警报声响起。

战士们一个个都蹦起来啦，没有
什么比战争的号角更能唤起军人灵魂
深处的血性。上铺的陆亮亮一个鹞子
翻身从床上一跃而下，一把揽过单兵
作战装具包冲出帐篷。

大功率探照灯来回冲刷着营地，轰鸣
的马达不断输送夹杂柴油气味的空气。
集合，整队，发射班随大部队冲上场坪。
“阵地遭核生化污染，迅速进行全

身防护。”
“XX时准时起竖导弹，立即执行。”
军情急急如骤雨，接线、展开、检

查……步骤有条不紊，还未等到发射筒
起竖完毕，导调组一句“阵地暴露，立即
转场”瞬间惊了整个发射班的心。“走！
转场！”时任指挥长的叶双龙咬紧牙关，
作战靴一下在土路上夯了个坑。

因撤收电缆相对繁琐，整个流程
不能为了一个号位而中断。正当叶双
龙两难之时，陆亮亮找过来，一句话
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你们先走，我带
着设备随后就来……”

导弹车呼啸而去，留下了陆亮亮
独自一人撤收电缆。那边，杀出硝烟
的发射车正在争分夺秒地展开。这
边，陆亮亮正火急火燎地撤收装备。

指挥长叶双龙手里的对讲机都快
捏碎了，接下来的程序要用到陆亮亮
携带的装备，但是人却迟迟不见踪影。

夜色下，一个身影正背着六十余斤
重的设备往不远处的新阵地狂奔……

陆亮亮几乎快要背过气去，头上戴
着防毒面具就像有人掐着脖子，背上还
有沉重的设备压着，加上坑坑洼洼的土
坡，没跑几步便呼吸困难，汗在密封的
防毒服内成了“涓涓细流”。

当陆亮亮看到发射车那大功率的
头灯时，几乎是眼前一黑。

展开设备，戴上耳机，气还没喘匀
的陆亮亮直接就进了“战位”。双手穿
花蝴蝶一般熟练地接着电缆……
“嘀嘀嘀！”叶双龙的耳机传来配对

成功的提示音，导弹按时起竖，考官看
看表，距截止时间，还有两分钟。
“恭喜你们，成绩优秀。”参谋翘着

嘴角当着全班人的面在记录本上写下
大大的“优秀”。等了一会儿，却没有
听到通常会有的欢呼声……

为了那一刻
■邢国庆 黄武星

冬日的武功

不需要五彩的装饰

黄色就足以展示其黄金的价值

北风呼号

胜似千军万马在鸣嘶

冰冻雪封

看渭水 沮水和漆水在潜流不息

冬日的武功

神农的后裔依然稼穑梦想

炎黄的子孙更把茂陵的大风高唱

而云中的汉节

大唐的神韵 马嵬的遗爱

早已化作塬上泥土的芳香

啊 冬日的武功

我不凭吊你七千年的苦难

只为你今天全新的追求

我也不寻觅那虚幻的仙山琼阁

只来灌注创造新时代的神力

冬日的武功
■白庚胜

从西安经由礼泉、长武去往泾
川，一路满山翠绿，春色明媚。时值
西北高原的春天，山谷里和塬上吹来
的风里带着绿叶和花香的味道。来到
陵园，献花，祭奠，听解说员讲吴焕
先的生平事迹。墓地是新修的，纪念
馆也是新修的，四周还没来得及种上
松柏。

第二天早晨，去参观八十年前的战
场。汽车在塬上走了十多分钟，在一座
两层的土楼前停了下来，陪同的朋友介
绍说：“这栋两层的土楼，叫‘红军
楼’。八十年前，红二十五军抵达羊圈
洼后，因村子里的民房大多数为窑洞，
唯有土楼鹤立鸡群般地立于塬上，再加
上它位于羊圈洼村子的中心，房子又
高，视线好，所以被作为军部临时指挥
所。”其实，土楼的高度并不高，也就
六七米高的样子，可与四周建于沟壑边
的窑洞和土舍相比，它就像力拔山兮的
壮汉立于塬上。土楼的一侧就是小院的
大门。进入院门，正前方立着一块石
碑，黑底白字，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

二十五军革命遗址纪念碑。土楼分上下
二层，楼梯倚墙而建，用土块垒成。直
上不用拐弯就到了第二层的房子里，房
间狭小，一个土炕占了一大半。站在门
前的土梯上，羊圈洼就尽收眼底了。普
通的小土楼，因吴焕先在这里指挥了四
坡村战役而辉煌留名。

从“红军楼”来到塬头上，朋友用手
指着当年红二十五军过汭河的地方，青
草丛中一条蜿蜒的小径，绕着土壑到了
川下。因为昨夜的雨水，汭河水面宽了
许多，站在塬上，就能听到它欢快的浪
花声。1935年 8月 21日，吴焕先指挥了
一场辉煌的战役，全歼敌军。不幸的
是，吴焕先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2009 年，吴焕先被评选为 100 位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在关于吴焕先戎马征战的
记载中可以看到，每当红二十五军陷入
绝境之时，作为指挥员，他都是把生死
置之度外，每次都会主动承担阻击敌人
的任务。四坡村战役、掌曲塬上的“红
军楼”，是吴焕先英雄精神的生动写照，
更是历史功绩的见证和永远的记忆。

吴焕先牺牲后被安葬在汭河南岸汭
丰乡郑家沟村宝盒子山脚下的一处沟
凹。几十年来就是一座很普通的坟茔，
2016 年泾川县委、县政府拨款修建吴
焕先烈士陵园。陵园在公路南侧的原址
上修建，坟茔两边建有纪念馆，坟墓用
大理石重修，四周修了护栏，两边立有
纪念碑。左边的第一块纪念碑碑文言简
意赅地记录了英雄的生平和任职经历。
第二块纪念碑文为李先念所题“功勋卓
著”四个字。

在吴焕先坟后的土坎上，有一条
细如羊肠的小径斜伸到了塬上。每年
到清明节和八月二十一日英雄牺牲的
那天，就会有不少仰慕英雄的人自发
地来到墓前，或献一束鲜花，或在坟
前敬上一杯酒，鞠三个躬。如此场
景，几十年未曾间断。我蹲下身子，
轻抚着浅灰色大理石的墓碑，立在顶
端的红星是那样的光洁而闪亮，草书
的“吴焕先同志之墓”一行清晰的字
迹刻在碑石上，牵着我的目光缓缓地
滑过。我仿佛看见一张英俊清秀的
脸，又恍若与那闪亮的目光相遇，耳
畔尽是充满着哀伤的汭河流水声。

快要离开陵园时，我遥望汭河对岸
的羊圈洼，“红军楼”巍然挺立着。我
仿佛看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举着望远
镜正朝我这里瞭望。千军万马的吼叫
声，震动着陇东高原的山水……

仰
望
﹃
红
军
楼
﹄

■
钟
法
权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
萤”“长信深阴夜转幽，瑶阶金阁数萤
流”“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
鸦”……一只昆虫，萤在古词里上下翻
飞，流光曳影。

萤之美，在其光之异。那光，或说青
绿，或说黄绿，还有说冰蓝，我觉得似是，
又皆非。萤是流萤，其光自然也喜欢变
幻，初觉忧郁，又似不失柔暖。尤其在月
光的沐浴之下，你刚想说它躲在草木间，
颇为冷幽；这会儿却又像个孩子似的迎到

你面前，满含灼情……它静静的、微微的，
很聪慧，又很羞涩。它们让我想起罗兰·
巴特在《明室》中所说的，“偶然性轻盈透
明的外壳”。总之，有一股谜语气质，一股
梦中的味道。时隔多年，我依然在午夜梦
回时分，想起月下的流萤，想起祖母在我
的眠床边轻轻哼起的歌谣，而月光与流萤
一起，从破旧的窗棂间流淌进来……

古人谓，腐草为萤。多么美好而神
奇的说法啊！一下子，萤便从发光的虫
子变成自然的精灵，拥有了化腐朽为神
奇的力量。而它生性喜洁，傍水而居，
也就自然不奇怪了。萤的到来似乎将
天上的星，联结成了溪流，让夜晚充满
了神性与诗意，激起我们无穷的灵感与
自发的虔诚。

然而，不见这月光下流动的美，业已
多年。近些年来，即便回乡，月亮还是昨
夜的那轮明月，而流萤却不多见了。面
对凝滞的河，萤从何流？它们是如此的
美丽，却又是如此脆弱。这些自然孕育
的美好，总让人悲欣交集。倘若万物有
灵，那与自然相感应的画面究竟在哪里？

记得前年赴山中访友，下山时竟迷
路了。月亮时隐时现，周围只有清寂的
虫鸣。更远处是高低堆叠的隐隐的山
的边缘，在晦明交织中蔓延。与友人相
聚时的欢乐犹在耳畔，此刻独对这万木
萧森的青山，心中却忽起一种淡淡的寂
寥与落寞。但在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一
丛飞舞的“流光”，隐在薄雾浮动的夜色
里。是的，那正是儿时常见的流萤，它

似远忽近，仿佛可以盈盈一掬。一点、
两点……渐渐地，他们连成了一条流动
星河。它们并不避人，甚至翩然落于头
顶和脚边，沐浴在这样的流光之中，让
人依稀想起梦里的故园。

虽然月落星稀，但是我终于分辨出
了下山的路。那是漫山遍野的流萤，为
归人照亮了回家的方向，一如《诗经·豳
风》所云，“我徂东山，慆慆不归……町
畽鹿场，熠耀宵行。”在山中，在野地，在
回家的路上，流萤美在“流”字，但那不
是人为的冷光，而是犹如浮在空中的月
辉。天地间似乎被镜光水月填满，回荡
着曲曲折折的粼粼波纹，静谧生辉。流
的动态，点化了这水，使之充满了灵动
的力，让一切隐隐约约，亦真亦幻，弥漫
着飘逸感、玲珑感，使人恍入梦境，在草
木清香间洗尽灵魂。

安塞姆·基弗说，“我不是要怀旧，
我是要记得”。其实在每个人的忆念
里，谁的心中没有那片莹白的清辉？许
多个夜晚，我曾在梦里抚摸那些斑驳的
光影。浮生千重变，而月光下的流萤，
一次次勾起我们思乡的幻想与渴望，令
人触摸到记忆中最为清晰的掌纹。

月光流萤
■王江泽

我一直在想

是什么让李白对敬亭山情有独钟

只要一进山

诗意便飞瀑般从天外倾泄而下

语言也有韵律地波动着

似得了灵感的铀

狭小的躯壳容纳不下他诗情的爆裂

而炸点

却来自他满腹的孤独与悲哀

敬亭的山水草木优雅如许

却销蚀不了他的万古忧愁

其实人在顺境中状态都相似

而处理逆境的方式却各各不同

李白的方式就一个字 诗

敬亭山是失意者的天堂

李白七进七出都能找着灵感

那种超然物外的感觉就是诗的感觉

此间的神秘

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理解

好的诗句一如敬亭的枫叶

无须起风就能落下

而诗的主干总是挺立着

那才是灵感的魂

人生在世不称意又如何

只要得意于敬亭的山水即可

江山社稷不姓李

白生了许多闲气

别说是红颜祸水酿就的安史之乱

马嵬坡前那吊死的女子

至今仍等着诗人去昭雪

遇上了那个贤者寂寥

饮者留名的时代

李白的愤世嫉俗是自然的

当然也有柔情似水的时候

欲抽剑断水而不得

只好寄意闲云

托付山水

把整个儿敬亭山当作谢朓

与之对酌

醉他个一塌糊涂

一生所为何为

也是李白独坐敬亭山的提问

此处没有丝毫超然的成分

只是心境的直观表达

心如止水的他

情商茁茁智商差差

在官场里肯定混不下

只好在敬亭山下结一草

举杯浇愁

倘若我是宣城太守

就把敬亭山送给李白

好让他多写几首好诗

留给后人品鉴

千年万年之后

敬亭山或许不在可李白的诗还在

其实 有一首就已足够

令敬亭山多活了千年

并将继续活下去

直至地老天荒

在我看来天下名山如许多

独敬亭山能入李白法眼

实乃心境使然

经历了安史之乱

才有这闲云野鹤的心态

众鸟高飞孤云独去

居然相看两不厌

他是把敬亭山当作谢老夫子了吧

想没想过他晚年的牢狱之灾

宇宙深藏的结构

生命的内在之美

一切都是为了诗意而不是栖居

关于敬亭山

我只想说这些

其实有李白那首绝句就够了

独自承受着生命的落寞

他那孤傲而高贵的心魂

在别处失去了攀援的青藤

却在敬亭山找到了

敬亭山断想
■曾凡华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